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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在
參
加
中
國
公
共
外
交
協
會
主
辦
的
中
日
韓
研

討
會
上
，
我
意
外
地
遇
到
從
東
京
趕
來
與
會
的
日
本
前
駐
華

大
使
宮
本
雄
二
先
生
，
兩
人
都
感
到
驚
喜
，
擁
抱
寒
暄
，
我

說
：
﹁二
十
年
沒
見
，
你
還
是
老
樣
子
。
﹂
宮
本
趕
忙
說
：

﹁何
止
二
十
年
，
不
過
你
也
沒
變
。
﹂
宮
本
中
文
流
利
，
說

：
﹁我
老
了
，
已
經
六
十
九
歲
。
﹂
我
說
：
﹁那
麼
我
更
老

，
比
你
大
十
歲
。
﹂
他
搖
頭
不
信
：
﹁我
原
以
為
你
只
比
我

大
幾
歲
呢
。
﹂

我
和
宮
本
雄
二
的
交
往
，
確
實
像
他
所
說
，
要
追
溯
到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那
時
，
我
擔
任
外
交
部
亞
洲
司
處
長
，

宮
本
任
日
本
駐
華
使
館
一
等
秘
書
。
我
們
經
常
見
面
，
就
朝

鮮
半
島
局
勢
和
共
同
關
心
的
問
題
坦
誠
地
交
換
看
法
，
有
時

還
一
起
吃
午
餐
或
晚
餐
，
一
來
二
去
成
為
好
朋
友
。
但
後
來

宮
本
回
國
，
我
也
又
被
派
往
海
外
使
館
任
職

，
失
去
了
再
見
面
的
機
會
。

宮
本
回
國
後
，
擔
任
過
多
項
職
務
，
但

他
一
直
沒
有
忘
記
中
國
，
沒
有
忘
記
為
日
中

友
好
關
係
發
展
貢
獻
自
己
的
力
量
。
在
他
結

束
日
本
駐
緬
甸
大
使
職
務
後
，
機
會
終
於
來

臨
，
二○

○

六
年
，
他
奉
命
出
任
日
本
駐
中

國
大
使
。
當
時
，
中
日
關
係
正
遇
到
嚴
重
的

困
難
，
小
泉
純
一
郎
首
相
連
續
多
年
參
拜
供

有
二
戰
甲
級
戰
犯
牌
位
的
靖
國
神
社
，
中
日

關
係
降
到
一
九
七
二
年
邦
交
正
常
化
以
來
的

冰
點
。
宮
本
大
使
作
為

日
本
﹁知
華
派
﹂
，
上

任
後
積
極
開
展
工
作
，

疏
通
兩
國
各
方
關
係
，

取
得
十
分
可
喜
的
成
果

。
繼
二○

○

六
年
十
月

安
倍
晉
三
首
相
訪
華
﹁

破
冰
之
旅
﹂
之
後
，
二

○
○

七
年
溫
家
寶
總
理
訪
日
實
現
﹁融
冰
之

旅
﹂
，
二○

○

八
年
胡
錦
濤
主
席
訪
日
又
實

現
﹁暖
春
之
旅
﹂
。
宮
本
大
使
促
成
並
見
證

了
這
些
重
要
的
訪
問
。
現
在
，
年
近
七
旬
的

宮
本
仍
然
沒
有
忘
記
中
國
，
他
擔
任
宮
本
亞

洲
研
究
所
代
表
，
日
中
友
好
會
館
副
會
長
。

這
次
宮
本
先
生
應
邀
到
北
京
，
又
逢
中

日
關
係
發
展
遇
到
困
難
之
時
。
中
日
韓
研
討

會
開
幕
式
，
王
毅
外
長
出
席
並
致
辭
，
強
調

歷
史
問
題
是
中
日
韓
關
係
發
展
﹁不
可
迴
避

的
﹂
一
道
坎
，
但
他
希
望
在
溝
通
中
越
過
去

。
宮
本
在
研
討
會
上
發
言
也
強
調
，
中
日
韓
三
國
有
着
共
同

的
歷
史
，
共
同
的
文
化
，
共
同
的
理
念
，
都
信
奉
儒
教
，
沒

有
理
由
不
搞
好
關
係
。
他
還
強
調
，
要
加
強
互
相
信
賴
，
特

別
要
正
面
直
視
歷
史
問
題
，
只
有
這
樣
才
能
汲
取
教
訓
，
面

向
未
來
。
他
表
示
，
相
信
通
過
即
將
召
開
的
日
中
韓
領
導
人

會
議
，
一
定
能
夠
增
進
三
國
國
民
之
間
的
相
互
理
解
和
相
互

信
賴
，
開
闢
美
好
的
明
天
。

宮
本
雄
二
，
我
的
這
位
老
朋
友
，
他
仍
然
像
當
年
一
樣

，
對
中
日
關
係
的
發
展
，
充
滿
信
心
。

據十月十五日《中
國日報》報道，教育部
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田
立新副司長表示： 「二
○一四年是中國正式接
入國際互聯網的第二十
個年頭。網絡語境中孕

育出的網絡語言已經成為漢語中比較活躍的一
部分，然而，部分互聯網新詞如 『草泥馬』、
『屌絲』、 『逼格』等，造詞格調不高、品位

低下，卻被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使用。」田
立新表示，由於網絡 「虛擬社區」和自媒體 「
缺少人把關」的特性，網絡低俗語言大量湧現
，聚集了社會戾氣，網絡低俗語言已到了非治
理不可的程度。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到過，這裏一位從香
港移民到美國來的朋友，請我們幾個朋友聚餐
，席間他向我問一個近年見於內地媒體的 「屌
絲」一詞。香港人在家裏講廣東話，沒有聽北
方人講這個詞，以為是個新詞。今天看到田副
司長的話，遂想重拾這個話題，再議論幾句。

粗鄙語自古就有、各國都有，並非網絡語
境才會孕育。但被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使用
，卻是古今中外都沒有的。

老伴在參與手機 「微訊」活動上，比我 「
前沿」得多。她說語言是隨着歷史進程不斷發
展的，我們現在認為 「不雅」、不能接受的語
言，可能在若干年後成為公眾語言。我完全不
同意她的說法。我認為不雅、粗鄙語之所以會
到處流行，都是這種錯誤的 「語言進步論」所
帶來。田副司長實際上也認為粗鄙語是網絡活
動所帶來的。

七十多年前我當小學生時，男同學講話帶
不雅口頭語者並不少見；我在一家重點中學唸

書時，只有幾個較差的同學嘴巴不乾淨；到了大學，可以說同
學間不再聽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上海一家工廠任職，科
裏有個中專畢業的技術員，滿嘴帶着這一類的 「口頭禪」，在
他的任何一句話中，沒有不 「順出」這樣的詞的。忽然有一天
，他不再 「順便」添油加醬，反倒使聽的人覺得異樣、像 「缺
」了點什麼。原來雖然他父母覺得這不算是什麼事，所以他能
從學校帶到家裏，又順利地帶到工作單位，但他新談的一個女
朋友卻對此採取 「零容忍」態度。於是凡開口說話，就自動地
加了一道禁止髒話的篩檢程式。

粗鄙語在舊小說中，屢見不鮮；例如《水滸傳》，更不用
說《金瓶梅》。經過幾個世紀，這些粗鄙語仍然不能 「上台面
」，還是不能像老伴所說，隨着社會的進程，脫了 「帽子」，
步入殿堂的。有趣的是， 「百度」居然把 「草泥馬」這樣明顯
的諧音語解釋成一種動物，可見粗鄙語之不能 「上台面」，也
是 「百度」寫這條註釋者的共識。

粗鄙語在美國，即使在受優良教育者之間，也未必絕跡；
只是自己會注意 「遮罩」，因為終究 「丟臉」，這個情況和中
國相同。我在香港任教初期，一位美國教授把房間給我用，我
也幫助他翻譯大陸的法律條文。後來我可能是太累了，咳嗽不
斷，這會傳染給他；他叫我服用抗生素，我沒有採納，使他很
不滿意。有一天跟我交談時，居然一反常態，在一句話裏帶了
兩個粗鄙語。但這終究是失禮，次日他特地給我發電郵，說當
時許多事不順利，多有冒犯、深表歉意云云。

美國孩子互發的短訊中，用粗鄙語的現象相當普遍，成為
家長為女兒操心的一件頭疼事；俚俗歌曲用詞，也相當不堪。
我的一位白人退休飛行員朋友說，他的女兒以前在中學裏學了
這些歌曲在家裏哼唱，充斥着和 「性」有關的辭彙。他就找女
兒解釋說，一個受教育的人，唱這樣的歌，太丟人了。及後女
兒上了大學，後來更成了研究生，交友的層次不同了，遂不再
哼這樣的歌曲。

可見，粗鄙語也有可能被 「信手拈來」，但它決不應該形
成 「潮流」，絕不可以用作正規媒體的語言。美國正規報紙的
用語有規則可循，要保證小學五年級的學生都能看懂，當然更
不能用粗俗語。中國教育部語言司治理低俗語言之舉是正確的
，但如果不到 「非治理不可」的程度就及早行動，就更好了。

以支付寶為首的一眾
「寶寶們」在國內第三方

支付領域曾獨領風騷，搖
晃傳統銀行的大好河山，
微信支付本處於邊緣地帶
，但始於二○一四年春節

的一場微信紅包大戰，悄然扳轉了戰局，微信支
付用戶一夜之間呈幾何級數爆發性增長，應用的
場景也不斷拓展，殺了 「寶寶們」一個措手不及
。然而這也僅僅是發端於微信平台的一個小工具
，由微信引發的更深遠變革才剛剛開始。

由微信團隊、螢火科技聯合策劃的《微信力
量》一書，呈現了截至目前為止由微信團隊成功
策劃、運營的四十二個經典成功案例，其中涉及
的領域包括餐飲業、傳統零售業、旅遊商圈、醫
療、交通、商場停車，以及個人創業者創業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案例中，微信所產生的力
量並不僅僅在於顛覆，也不在於破壞性創新，它
並不熱衷於向傳統行業開戰，而是一方面開拓線
上新天地，給予小微企業以及個人以新的機會，
一方面深度挖掘傳統企業的資源寶藏，喚醒那些
沉默的 「地下」資源，化成強勢競爭力。微信與
其說是一個平台、一種工具，不如說是互聯網＋
時代實現 「從0到1」、 「從1到100」的一種機
會。

譬如，傳統零售商店一直視電商為洪水猛獸
，空有餘恨卻無反擊之力，但書中提供的天虹商
場和家樂福的案例，將微信線上經營服務化為商
場延伸的空間和服務，就給傳統零售企業提供了
一條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的路徑。首先
，棄原來只能單方資訊輸入，卻無法互動交流的
「死的」會員系統，轉為 「活的」微信服務系統

，令海量數據不僅有了入口，還可轉成精準行銷
利器；其二，化商品賣場為顧客體驗場景經濟的
秀場，從顧客進入商場的一刻起，就有了精準而
貼心的優惠及各種商品服務提示，讓顧客享受如
上帝般 「未卜先知」的感覺；其三是充分利用微
信的社交功能，讓顧客指導商場定貨銷售，實現
銷售環節前置，不僅優化了商場的物流，也優化
了資金流。

大型傳統商場多年積攢的管道、顧客等資源
優勢，在互聯網＋時代並非沒有意義，其實只要
學會借力打力，充分利用自身優勢，不論是大象
還是螞蟻，都可以 「舞動奇跡」。譬如大型連鎖
商場依託遍布全國的零售網點，完全可以在產品
配送、售後服務方面做得更深入，這兩點恰就是
電商的痛點。從這一層面說，傳統零售企業缺少
的並非是與電商競爭的能力，而是缺少一種轉身
擁抱新事物，尋求轉型發展的思維方式及有利工
具。充分借用微信平台提供的廣闊空間，傳統商
家完全可以化危為機，扭轉敗局。

微信平台最大的力量就在於，它能夠讓用戶

尋找用戶，以用戶黏住用戶，讓用戶們自己玩起
來，興奮起來，這既是微信紅包的成功 「秘笈」
，也是其他微信衍生產品的魔力所在。在微信社
交圈中，一個顧客能夠產生的價值，完全有可能
呈幾何級數擴散，甚至引發一場 「蝴蝶效應」，
而線上線下的靈活互動，關聯產品的相互引流，
在為顧客帶來增值服務的同時，也有利於不同商
家抱團兒發展，互利共贏。譬如書中提到的智慧
旅遊商圈建設，通過微信連接一批中小商戶，合
作共贏，既達到了共同引流的作用，又優化了對
遊客的服務。

微信在商業領域的應用如此，在公共服務領
域亦如此。譬如書中示例的鐵路交通、醫療服務
等。手機這種 「長於」消費者（用戶）手中的硬
體完全可以成為商家、公共服務部門免費延伸使
用的終端硬體設備，而微信則是一個開放的平台
，任何企業、組織、個人都可以在此耕種 「花卉
」，建立自己的 「空中花園」，甚至構建一方生
機勃勃的 「熱帶雨林」。

書中更多提到的是微信在各領域應用的成功
案例，但需注意的是任何成功背後，都有無數的
失敗作為前奏。微信是否是未來世界的萬能解決
方案，尚未可知，它的迅速興起就如同互聯網剛
剛登陸中國時一般，在帶來繁榮的同時，也會引
發一系列新的問題。譬如市場的自我糾偏，會淘
汰掉一批微商、清洗掉一批公眾號、讓一批在微
信基礎上開發出的應用沉入海底。另一方面，在
新興事物迅速發展，衍生新興營業狀態之時，也
當是政府服務、監管陸續出台之時。此時，政策
的風向尚未明朗，市場尚在發育，創新創業者將
面臨多重風險。

老北京人都講究一嗜
好──聽戲。

插龍旗的時候，從道
光皇上開始一直到老佛爺
慈禧皇太后都喜歡這一口
，頤和園裏專門修了大戲
台，其名曰：德和園大戲

樓，拿着 「水牌」轉着圈地點天下的 「名角」進
園子唱戲。遇上喜事、過壽慶生，必須唱戲，還
得一連唱好幾天。王爺、貝勒爺和戴頂戴花翎背
着補子的官員們，無論你是幾品，在哪座衙門中
行走，幾乎沒有不好這一口的，有的還是票友，
家裏的行頭都藏有十幾套， 「板一敲，琴一響，
渾身癢」。

那戲裏也有政治。當年李鴻章請各國駐華公
使聽京戲《借東風》、《空城計》，都是唱功很
重的老生戲。那真叫洋鬼子看戲傻眼，不少大使
看得眼皮上下打架。看完後李大人吩咐： 「以後
對付俄國、英國、日本公使一定要小心，他們聽

戲聽得都比我入神，板打得都比我準。」
剪了辮子到了民國以後，真歪了門了，龍庭

變了，嗜好長存，民國政府的屆屆總統、副總統
、總理、副總理，還有那些走馬燈似的部長們、
總長們、司令們、督辦們，沒有一個不喜歡聽戲
的，聽得還入迷上癮，不少還是票友中的高手，
不會唱幾齣京戲，人家會以為你是另類， 「玩」
都不和你 「玩」。首屆大總統袁世凱就十分講究
聽戲，且能聽出門道，閉着眼聽，板一打就知道
這戲班子是誰帶的，琴一響就能聽出是哪位琴師
操的， 「角兒」一唱就晃着腦袋手指頭打着點，
一字一句跟着唱；而且唱得有聲有調，有派有韻
，戲班子老闆都得拱手稱地道。這功夫，天大的
事也沒人敢稟報，誰敢攪了袁大總統的戲癮？別
看曹錕大總統是文盲總統，但京戲地道，道白京
腔京味兒，都是文言文白，一口地道的譚派架子
花臉老腔。想當初北洋軍隊出征得勝後，都要在
天津小站唱上三天大戲，派專車去京津兩城遍請
「名角」大師。有時候兩台大戲同時唱，那紅火

熱鬧沒人能比。
那天大柵欄裏的中和大戲院鑼鼓點打得正緊

，操琴的正是齊如山大師。舞台上燈火如白晝，
梅蘭芳唱得真好，拿手好戲，《宇宙鋒》。梅老
闆身段處處是戲，梅老闆唱腔句句傳味。聽得全
場人如醉如痴，看得全場人目瞪口呆， 「癮」得
全場人捨身忘己。正在此時，二樓包廂中，有人
急急忙忙地退場，梅老闆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
身兼中華民國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兼總理北方八
省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張學良慌張而走。梅老闆知
道，不到火上房的當口，什麼也拉不走張少帥。
第二天一早，他坐在當院看報紙，打開一瞧真讓
梅老闆大吃一驚，果不其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
八日夜，日本關東軍挑起 「九一八」事變。

京戲講究：唱、唸、做、打、手，腿、身、
法、步。戲園子裏講究 「三甲鼎」，三大老生為
首的是程長庚。程老闆有鐵嗓子之稱，張口抬頭
，只一個啊字，全場被鎮得鴉雀無聲。楊小樓號
稱楊霸王，裝妝好了上台，唱的是《霸王別姬》
，據說連拉幕的手都哆嗦，他扮的霸王虎虎生威
，氣場逼人。梅蘭芳曾說他最佩服的就是楊小樓
。譚鑫培在梨園中號稱 「伶界大王」，是一杆大
旗，創造了譚派唱腔，譚鑫培唱紅的時候， 「四
大鬚生」還沒有怎麼出道呢，馬連良還給譚老闆
挎刀呢。

老北京戲園子裏最 「損」的是 「通」，就是
當場喝倒彩。不管你是多大的角，唱錯了，唱走
了，唱得不掛味兒了，就 「通」你。

上世紀三十年代京城戲園子裏有位「金霸王」
，是繼楊小樓楊霸王之後的另一位 「霸王」。又
號稱 「十全大淨」，大名金少山。 「金霸王」紅
的時候戲台上沒人敢唱《霸王別姬》，也是 「千金
」難求一票。 「金霸王」講究 「派」、 「譜」、
「架式」，身前身後有十個跟班的，那真是 「門

前僕人雄似虎，陌上旌旗去如龍」。金少山的嗓
子真神，在廣和劇場唱，一聲高腔，把掛在三樓
上的燈罩震得直顫動。晚年因年老技衰，又因生
活所逼，當時金少山像許多老藝人一樣吸食大煙
，又不得不登台，結果被台下 「通」聲刺耳， 「
通」聲不絕， 「通」聲連遍，不得不黯然下場。
據說金少山回到後台後，把自己關在一間斗室裏
，放聲大哭，直哭得山搖地動， 「三軍動顏」。
從此告別舞台。北京臨解放之前，金少山一貧如
洗，食不果腹，飢寒交迫，死時頭枕半塊磚，身
鋪一領席，悲哉！哀哉！苦哉！正如老北京戲園
一副對聯所言 「戲台小天地，人生大戲台」……

舊朋友宮本雄二 延 靜
議
論
粗
鄙
語

楊
繼
良

老北京愛聽戲
白頭翁

近年來的歐洲旅遊，由
於意識形態的關係，一些特
定的景點，譬如德國小城特
里爾（馬克思故鄉）、布魯
塞爾廣場的白天鵝飯店（《
共產黨宣言》誕生地）、倫

敦大英圖書館（馬克思讀書處）、巴黎拉雪茲神父
公墓（巴黎公社社員牆所在地）等地，這些過去一
直以蘇聯東歐遊客為主的景點，已為大批中國遊客
所取代。

位於倫敦北部海格特墓園的馬克思墓，也是中
國遊客經常到訪的景點之一。海格特墓園其實是一
座公墓，在這裏長眠着除馬克思外還有斯賓塞、法
拉第、狄更斯等世界級名人。馬克思墓是一塊兩米
多高的墓碑，上端是馬克思的青銅頭像，碑座上端
銘刻着《共產黨宣言》的結束語： 「全世界無產者
，聯合起來！」下面是馬克思另一名言： 「哲學家
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
界。」馬克思墓其實是包括其夫人、女兒、外孫等
的多人合葬之墓。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發達國家，許多公益或
文化類的景點是免費的。然而，據澎湃新聞社本月
五日報道，海格特墓園管理方宣布，馬克思墓不再
免費參觀，參觀者須付費四英鎊（約四十七元港幣
、四十元人民幣，相當內地門票）。此事報道後，
網上竟然出現了這樣的標題— 「想參觀，請繳給
資本主義四十元（人民幣）！」還有更刺激的—
「見共產主義導師，付帝國主義英鎊。」

一九七五年，當地一些居民為保護這個墓園，
成立了一個民間組織── 「海格特墓園之友」，成
員多是老年人，並於一九八一年獲得了墓園永久擁
有權。三十多年來，這個組織一直獨自擔負着墓園
的清掃、維護和修繕工作。維護、修繕佔地二十公
頃的公墓，所需費用很難忽略不計。為使護理工作
持續下去，該組織決定向參觀者收取一小筆費用。
金錢一旦與馬克思掛鈎，似乎產生了意外的效應。
且不說，墓園管理方根本沒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
的 「高大上」，馬克思生前也從未否定必要勞動報
酬的支付，他所重視的只是勞動者創造的全部價值
在支付了勞動力價值之後的剩餘部分。

對於收費的批評是由《華爾街日報》一篇報道
引起的。該報使用了駭人聽聞的標題── 「資本主
義死亡了？」報道稱，英國青年政治活動家本．格
林耶茲基表示： 「這事兒非常噁心。馬克思墓沒有
了諷刺的深度，從馬克思身上牟利的卑鄙資本家卻
大有人在。」他拒絕付費參觀，只能隔着圍欄看上
一眼。對於公墓管理方的批評主要來自 「馬粉」，
他們純潔地認為收費會影響馬克思的名聲，而不在

乎墓園的私人性質。對 「海格特墓園之友」的宣言
— 「我們依靠諸位參觀時支付的款項維護和改善
海格特墓園……我們不受地方議會控制，不被地方
議會資助。我們收到的所有善款都將用於墓園的保
護：我們不牟利。」他們當然也不屑一顧。

馬克思並不是英國人，他因一生致力於埋葬資
本主義而為許多歐洲政府所不容，從而成為一個有
國難投的 「世界公民」。正是在英國這個資本主義
的根據地，馬克思不僅從事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學術
活動（著述《資本論》），而且從事了推翻資本主
義的政治鬥爭（組織第一國際），並最終長眠英國
，埋骨倫敦。人們讚賞馬克思這位偉大的思想家，
也無不讚賞英國社會巨大的包容性。在當今世界，
我不知道還有哪個國家會為自己制度的 「掘墓人」
保留一塊紀念地，而且給予了這位 「掘墓人」恆久
的尊重。

馬克思的主要著作是《資本論》。這個一生研
究商品、貨幣的學者，在他生前缺乏的正是生活必
需的商品與貨幣，只能依靠恩格斯的接濟解決無米
之炊。馬克思並不排斥貨幣，他排斥的只是隱身貨
幣之後的剝削關係。這些理論在當今時代受到了質
疑與挑戰，這些實踐在當今世界遭遇了挫折與失敗
。不過，我有些僵化地認為，人們質疑與挑戰的理
論，並非馬克思理論的精髓，而是自身過時或者別
人篡改了的部分；遭到挫折與失敗的，也並非馬克
思學說的全部，而是蘇聯模式篡改的版本。而這一
學說在北歐部分國家的實踐與成就，則提供了反
證。

毋庸置疑，馬克思作為一位偉大學者，至今仍
然受到人們的尊敬。埋骨異國的馬克思，一百多年
來，其墓地一直受到人們的保留與維護；世紀之交
，馬克思在倫敦又被評為 「千年思想家」，就是有
力的證明。生前的馬克思不是國家元首、政黨領袖
，不可能為自己構築豪華的陵寢與莊嚴的享堂。自
稱按照他的理論和學說，推翻舊的國家機器，建立
了新的國家政權的信徒們，不少成為壟斷了權力、
資源、真理的元首與黨魁。在歐亞一些國家，不僅
幾具殭屍仍然躺在水晶棺裏，而且雕像遍地，墳山
巍峨。

據說，馬克思逝世時，其葬禮十分冷清與寥落
，其墓碑也十分寒酸與簡陋。然而，這個異常發達
的大腦，卻給人類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在思想
的意義上，馬克思從來不是 「無產者」。他的理論
，他的思想，總是因獨佔而走樣，因壟斷而變形。
馬克思之後的不肖子孫們，甚至比他們推翻了的沙
皇與總統，還要跋扈與腐敗，儘管他們聲稱 「死後
去見馬克思」，馬克思的在天之靈未必承認這些權
勢熏天、腰纏萬貫的 「信徒」與 「馬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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